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暴力文化危害不容小觑
□刘金祥

新观察新观察··年度综述年度综述 2013年军旅文学：

“活着”的历史
以纯粹的文学标准观之，战争历史题材对

于当下的作家而言，已经构成了某种难以言说
的焦虑甚或是一道不易穿透的“隔膜”。没有强
大的思想能力、没有痛切的生命经验、没有真
挚的情感融入，没有扎实的生活积累，没有充
分的知识储备，便很难走进历史的深处和细
部，更难呈现历史的繁复与厚重。2013年度给
笔者留下较深印象的军旅长篇小说有：都梁的

《大崩溃》、项小米的 《记忆洪荒》、李西岳的
《血地》、李骏的《穿越苍茫》、武歆的《陕北红
事》、梁晓声的 《懦者》、韩征天的 《纸上的枪
声》、徐艺嘉的 《我们都缺伴儿》、丰杰的 《斑
斓》、吕怡慧的《女生楼404》、孙彤的《红妆武
装》。总体来看，历史叙事文本质量齐整，文学
水准颇高，可以说是本年度军旅长篇小说的重
点也是亮点所在。

都梁的 《大崩溃》 是新世纪以来为数不多
“正面强攻”战争历史的长篇佳作，被冠以“全
景式大战略军事小说”的名头，在我们看来并
非仅仅是书商的噱头。都梁以宏阔的整体视
野、强悍的思想能力和充分的知识准备，大规
模重返历史现场，多角度介入战场时空，全方
位审视国内政治、国际舞台的风云变幻。围绕
着1944年日军发动的“一号作战计划”展开叙
事，层层推进，抽丝剥茧般细腻而生动地呈现
出前线、后方、高层、民众的战时状态。都梁
一改 《亮剑》 中“性格英雄+传奇故事”的叙
事模式，将笔触聚焦于历史本体，人物命运则
要服从于历史的进程和事件的逻辑。《大崩溃》
第一部的主要人物是国军督战官蔡继刚，飞行
员蔡继恒和普通士兵满堂、铁柱兄弟，三条情
节线分头并进，从不同侧面展现大的战略态
势，最终汇聚在抗日战争中最为惨烈的衡阳之
战中。蔡继刚对国军数次战役的冷静观察和充
满智慧的战场突围，蔡继恒桀骜不驯的性格及
在空战中的彪悍表现，满堂兄弟由对战争的迷
茫、绝望到成为坚定的铁血战士，都梁都分别
用浓墨重彩耐心细腻地给予呈现，既遵循了历
史的真实发展轨迹，又借助不同人物的所见、
所闻、所思，串联起作家对整个大战场不同角
落、不同层面、不同领域的深度思考。在 《大
崩溃》 中，没有一个人、一件事是孤立的，上
到最高统帅，下到底层士兵、一般民众，他们
经历的并非单纯的传奇，而是在长久持续、反
复纠缠的战争中的无奈、痛苦、隐忍和决绝。
历史的构成，离不开这些肉感、琐细、坚韧的
细节，而对战争历史的接续传达和显形正是在
这些鲜活的生命细节中达成的。

徐怀中的非虚构长篇《底色》，复活了一段
跨国界的战争历史。就题材而言，是近 50 年前

“中国作家记者组”组长徐怀中率组在越南南方
战地采访的一部“战地日记”，弥足珍贵。可以说，
新中国自朝鲜战争以后，中国作家深入战场之
久（长达 4 个多月），历经炮火之险（何况是上世

纪 60 年代中期的美军炮火，比朝鲜战争又要强
大猛烈得多），恐怕无出其右者。她真实地记录了
上世纪 60 年代中期一个中国军人作家、记者的
思想、情感和心态。就文体特征而言，《底色》是小
说家徐怀中一次探索性的、深思熟虑而又水到渠
成的跨文体写作，别开生面。素材“非虚构”，但写
法却融小说、散文、通讯、政论于一体，底蕴却又
是长期的知识储备、文化修养和战争思考，因此，
她所呈现出来的风貌迥异于此前我们常见的报
告文学、纪实文学乃至“非虚构”之种种，别出手
眼而又浑然天成。就语言风格而言，《底色》的总
体基调更偏于小说，细节扎实，妙喻传神。虽说

“跨文体”，但先生的当行本色或看家本领毕竟还
是小说。何况，作品中融进了作家深切的战争体
验、心理感受和情感记忆，它是更加人性的、人本
的、也是更加小说的。就主题而言，《底色》 以
战争来反观和彰显人性，睿智、通达、深刻、
犀利。正因为有了难得的从“抗美援越”到

“对越还击”的两次参战经历和换位思考，加上
近半个世纪的时空距离，徐怀中获得了“在以
往战争经历中从未有过的内心体验，一些深思
与明悟”。《底色》 所具有的极其珍贵的文学与
历史价值，已经超越了时代和历史本身的局
限，无愧为本年度乃至新世纪军旅文学最为重
要的收获。

内在的经验
小说所要呈现和探索的，是生活中感性和

隐秘的“内在经验”，是生命舒展的痕迹。而生
命的痕迹，往往被笼罩在历史这一巨大的幕布
之下，小说就是要将原本隐匿的生命痕迹从历
史和生活的各个角落、各种细节里发掘出来，
从而让生命构成一部属于它自己的历史。项小
米的 《记忆洪荒》 写出了宏观历史与个体生命
的变与不变。时代的变化是摧枯拉朽的，毫不
迟疑；而人心的流转是漫不经心的，含情脉
脉。相比之下，恒常的“存在”是人情、是人
性，是生命和生活本身的义理和逻辑。《记忆洪
荒》 中既有对艰苦从军岁月和那场惊天洪水的
追忆，有对那个疯狂而荒谬年代的反思，也有
对主人公直面理想和爱情“上下求索”而不得
的痛憾。作者执著地回望生命的来路，发现即
使是在那个疯狂荒谬的年代，那个洪水席卷了
一切生灵的年代，依然有生命和爱情在潜滋暗
长，并且正是在那个年代形成的信仰和人格伴
随了整整一代人虽然历尽坎坷，却依然坚定如
昨。作者把时代的悲剧、命运的悲剧和性格的
悲剧完美地结合，进行了充满情感的反思和追
忆。小说以女主人公许北北的生命轨迹为主
线，穿插有日记、梦境、与心理医生的对话及
其手记、朋友的信件、父辈的传奇遭遇等内
容。深刻的自我分析、怀疑以及对人性的叩问
使得作品更贴近日常生活的本相，作品内部不
同的文本之间相互印证和补充，提供了不同的
观点和视角。小说从现实众多的精神扭曲和情
感迷惘中切入，直击当下社会诸多精神症候。

书中所有的细节、人物都带有作家的体温和真
切、实在的记忆，小说语言干净准确、心理刻
画细致到位。这使整部小说在传递历史的悲情
之余也释放出震撼人心的内在力量。

李骏的 《穿越苍茫》 书写的是家族史和母
亲的生命史。他笔下的革命历史不夸饰、不隔
膜，氤氲着一层生活的烟火气，充盈着生命的
热力与温度。作者对革命老区红安当地的风物
掌故、风土人情、生活习惯的熟稔渗透沉淀于
字里行间，精彩而动人的细节俯拾皆是。作品
呈现出人类内心深处极为隐秘而又细微的经
验，对历史与生命、与生活、与生存的关系等
等极富存在感的哲学命题进行了深入甚至于严
苛的探索与考量；将人心的坚韧、人性的高
贵、信仰的坚定、生命的力量置于风雨如磐的
革命历史背景之中，书写得真实感人、摇曳多
姿。武歆的《陕北红事》、梁晓声的《懦者》和
韩征天的 《纸上的枪声》 都堪称革命历史叙事
谱系中的“另类”。《陕北红事》 的别致在于叙
事的结构：小说打通了历史和当下，所谓的

“红事”，都是由当下人讲述的革命战争年代的
往事，而当下的叙述者又或多或少地与当年的

“红事”存在着千丝万缕的关联。他们生活在现
实时空，传承着前辈的历史基因。“历史”和

“现实”互为背景，互相关照，彼此间并没有明
确的界限，而是缠绕前行，有效延伸、拓展了

“红色叙事”的时间与空间。小说中所有的故
事，无论是当下的还是过去的，都贴合并融入
了当下陕北的风景、风情和风俗，在文本层面
呈现出“游记的样式”。尤为可贵的是，小说的
整体性并没有因此而被破坏和打乱，其整体结
构反而因此更趋稳定、合理，显示出作家强大
的叙事力量。《懦者》和《纸上的枪声》的新异
之处分别在于人物形象和题材类型。前者的主
人公王文琪表面上懦弱、对日本人摇尾乞怜，
实则智慧内敛，深谙中日两国传统文化，梁晓
声为新世纪军旅长篇小说的人物画廊贡献了一
个新鲜另类的人物形象；后者则号称我国首部
以战地记者为题材的长篇小说，将新世纪军旅
长篇小说的题材空间拓展至了一个全新的领
域。但是这两部作品的类型化风格都极其明
显，在语言、结构和意境等其他层面乏善可陈。

抗战题材因为承载着中国人民难以磨灭的
民族记忆而历久不衰，亦被视作题材的富矿。
然而，随着时光的远逝，抗战历史对于当下的
作家而言渐趋模糊与混沌，能否有效介入抗战
那段现代中国之“大历史”，对处于想象彼岸的

“历史存在”进行富于主体性、时代性和真实感的
新鲜叙述，着实考验着当下作家的文学智慧与写
作伦理。李西岳的《血地》并非传统意义上的“宏
大叙事”，亦不见对大的时代风云、历史背景以及
战争场面的全景式书写，李西岳将视点聚焦于战
争中的个体生命存在尤其是女性人物的命运轨
迹，以富于生命痛感和抒情性的笔触构建起一个
凸显作家主体性和地域风格性的独立而完整的

“小世界”，对战争“大历史”进行了微观重述和浪

漫抒写。《血地》之所以选择个人视角与民间立
场，正是为了表现与探寻被宏大叙事所遮蔽了的
历史缝隙与存在境遇，发掘个体生命在战争中面
临的考验与存在的意义，并由此凸显战争本身的
复杂性以及人性的丰富性。李西岳以极富个人生
命和情感体验的“小叙事”勾勒出来的小而完整
的“内在经验”世界鲜活生动，具象沉实，带有作
者的情感温度和认知深度。所谓“小叙事”，就是
关乎人物个体命运变幻的述说以及历史大背景
中的小细节的特写。《血地》透过对个体的情感纠
葛和命运轨迹的细腻展示进而折射出大的历史
和时代的面影，小说的气象并不因聚焦个体而渺
小，反倒因为写出了人性的深邃和独特而更显开
阔与完整，进而在更深层次上抵达人类共通的精
神和情感世界。

“存在”就是“现实”
在处理军营现实题材时，军旅作家往往会自

觉不自觉地将人物和事件推向一种比较极端的
“苦难”境地，通过苦难为故事增加生命、情感和
精神的重量，借以凸显当代军人的生存尴尬和精
神窘境。而包裹在这层“苦难”的外壳之下的，是
对军旅人生的深情回望以及构筑在情感和情绪
之上的精神和信仰。如荣膺 2013 年度全军首届

“军事文学新星”的曹晶，他的中短篇小说集《关
山叠》中的大部分篇什都以西北边防军人为主要
描写对象，一派边陲大漠的“苦寂”风貌，把军旅
人生的“无奈”、军嫂和孩子的“牺牲”表现得淋漓
尽致。曾剑的短篇小说《在神圣的天空飞翔》和

《冰排上的哨所》则聚焦于北疆苦寒环境中官兵
们暖热而高洁的心灵。苦则苦矣，可是军人之间
深厚的情谊却越发的醇厚，这种军旅苦重人生中
的特殊情感尤为动人，甚至令人神往。

在李亚的中篇小说《将军》中，一名退休老将
军总是活在对过去火热战斗生活的回忆和想象
之中，现实与梦境缠绕纠结，将军的老妻方巧玲、
军事专家孙文宣、侦察连长苏虎、“坏小子”小唐
等各色人物则如风烟一般在读者眼前聚散行走，
还有那些战场上不能忘记的疼痛和热血，伴随着

“将军”或是“小声哭泣”，或是“放声大哭”，作者
的笔端饱含了对先辈军人的体谅、深情和敬意。
李亚用一个中篇的篇幅写出了长篇的厚度，深厚
的功力可见一斑。西元的中篇小说《遭遇一九五
○年的无名连》堪称今年的一大亮点。小说的主
线是写指导员王大心带着四个“操蛋兵”在戈
壁滩上一个月装卸一万吨水泥的故事，其副线
则是对朝鲜战场上誓死坚守阵地无名连军人的
记述和怀想。在现实与历史对望的复调叙事
中，两个故事互为“比兴”、诠释和支撑，从而
弥合了军人在战争与和平不同境遇中价值判断
的裂隙，展现了当代军人在现实困境中对精神
传统的继承与丰富。

李亚的 《海上升明月》 和黄雪蕻的 《银色
月光之夜》 则在叙事伦理层面上别有韵味。李
亚的小说集 《亚丁湾的午后时光》 是作者历经
7 个多月海上护航生活之后捧出的心血之作。

每篇作品都以不同的叙事视角，刻画了不同的
人物，在展现海军官兵执行远海任务 200 来天
期间日复一日面对辽阔的大海、长天、甲板和
船舱的那一份单调、枯燥中的生存状态与内心
情怀的同时，对亚丁湾护航期间的日常生活故
事，也给予了精准而独特的描述。《海上升明
月》 是集子中较为独特的一篇。小说借着亚丁
湾护航的外衣，写了一个东南沿海海盗“老珊
大姑”和方爷的故事，故事把英国海军、德国
战列舰、海盗、爱情和命运独特地糅合在一起，
从现实的层面跳脱而出，用强大的想象力支撑起
其传奇性，这对当下的军旅文学创作具有强烈的
异质性，同时又是难得的探索和补益。而黄雪蕻
的中篇小说《银色月光之夜》可以说是一篇心理
剖析的“妖异”之作。作品围绕因救人腿残的张
海、投弹失误被救下来的李晓和对张海以身相许
的王蓝三者心理展开绵密的书写，英雄的光环褪
色后，是张海与王蓝“镶在相框里”假模假样的生
活，是张海与李晓相互依存而又做作的捆绑关
系，是王蓝与李晓有些不伦的隐秘的冲动，小说
的叙述细致入微而又无比锋利，营造了一个强大
的心理压力场域，这是军旅作品中较少见的书写
模式。

从当下军旅小说文本层面来看，“现实主义”
的叙事伦理不再是传统的概念，更非一种老去的
写作方式。在新生代军旅作家笔下，现实主义已
经被现代叙事精神所激活，成了作家理解存在的
最好解码，现实主义本身是作家的根本处境，同
时也是其语言处境。军旅作家需要更加深刻地卷
入当下现实，沉入现实军营生活，更深入地理解
当下军人真实的生存状况。“存在”就是“现实”，
写得有现实感不难，但要写出“存在”的深度就不
易了。2013年的军旅中短篇小说既有现实感又有
存在感，关于军旅与人生，关于选择与坚持，关于
苦痛与珍惜……每一个故事所展现出的“现实一
种”，都散发出军旅生活所特有的金属光泽。还有
那颇为迷人的想象和出离，从不同的侧面揭示出
当代军人的生存处境。

就历史题材而言，波诡云谲的战争历史与
当下和平生活之间宛若此岸与彼岸的关系，相
互映照。对当代军旅作家而言，个人经验是有
限的、外在的，更是碎片化的，以当下的眼光
穿越时代的迷雾，重新理解并建构战争历史并
非易事。因而，重建虚构叙事与战争历史的关
系既是重要的，也是艰难的。没有“内在经
验”的建立，文学就没有“存在”的维度，人
也没有心灵的内面，文学就会成为平面的文
学，人也会成为单向度的人 （谢有顺语）。从这
个意义上说，军旅小说是否具有精神的追问和
对存在意义的探索，其境界是大不相同的。本
年度，站在现实此岸的作家们用他们饱蘸心血
和情感的强健笔触，穿越了历史彼岸的“隔
膜”，建构起了由“内在经验”、“内在的人”所
构成的繁复且丰饶的历史时空，再一次印证了
在喧嚣躁动的文学语境中，“活着的历史”与

“内在的经验”之于历史叙事的价值与意义。

“活着”的、“内在”的、“存在”的
□朱向前 傅逸尘

偶然浏览英国编辑家尼古拉斯·帕逊斯精心选编的《文学名人轶事录》，才知道欧
洲近4个世纪被查禁的书刊何止千万种，仅罗马教廷1557年颁布的《教廷禁书目录》
到1955年就已扩展到4000多种。及至今日，东方世界自不必说，就是西方世界禁书活
动也从未停止过。1986年纽约的国际笔会上举行过一次空前热烈的关于美国书刊检
查现状的专题讨论会。会上披露，柯特·优尼格特等人的作品在美国的小城被焚烧，加
拿大著名女作家玛格丽特·阿特伍德作为讨论会主持人之一大声疾呼，抗议加拿大海
关以种种借口禁止女权主义作品进口。由此看来，写书、出书和禁书三种活动是“同
步”前进的。

罗马教廷颁发禁书目录的初衷是查禁宗教异端，后来才把色情描写包括在内。从
《撒旦的诗篇》引起的风暴看，人们出于宗教原因禁书的热忱至今不减。1933年，希特
勒推行民族灭绝政策，焚烧了犹太作家的作品。19世纪中叶，美国南部反动势力攻击

《汤姆叔叔的小屋》，也同样是出于种族主义偏见。1877年，美国女作家安妮·贝桑特因
其宣传控制生育的小册子而被判刑并课以罚款。1928年，英国女作家拉德克里夫·霍尔
的《寂寞的深渊》因内容涉及女同性恋而被禁；因男同性恋而遭讨伐的书刊就更多了，
包括惠特曼的《草叶集》。在对书刊进行查禁的各种根据中，国家的利益、政治上的得失
自然占据重要地位，这是可以理解的。莎士比亚的戏剧要经过检查才能上演，以防舞台

上出现反官方的政治蛊惑。使人意想不到的是，1944年，英国乔洽·奥威尔的《动物农
场》这部第一眼看上去显然是反苏反共的寓言故事脱稿后竟被英国几家大出版商退
稿，原因是“不利于我们同俄国的关系”！书刊被查禁的最常见的原因，是色情问题，这
种案例古今中外多不胜数，其检查标准之严厉，其覆盖面之广泛，令人感慨不已。

书刊被查禁的原因千种万种，惟独不见暴力问题被专门提出来。书刊中的暴力描
写不是与色情描写同样危险，甚至更危险更有害吗？一位不大知名的英国作家格申·
莱格曼说过“杀人犯罪，描写杀人不犯罪；性不犯罪，描写性却犯罪”，似乎点出了书刊
检查中“厚此薄彼”的一种普遍现象，个中原因当然叙说清楚。本来性本身不犯罪，只
有与暴力结合才构成犯罪。因此，关键还是暴力。这个问题在当今中国也是值得思索
的：在我们考虑大众文化不良倾向时，对暴力问题有没有给予足够的注意？

一个有趣的现象是，我们单纯当作色情淫秽而查禁的东西常常包含着暴力的内
容，如强奸、性虐待等。在处理这类问题时，如果我们只抓色情而不提暴力就可能出现
这种情况，即凡不涉及色情的东西就容易通过，不论它有多少别的方面的问题。美国
的《第一滴血》就是一例。英语中的“暴力”(Violence)一词有贬意，这种贬意反映一种
关于文明的观念，一种基本的价值观，即维护人的价值与尊严，而暴力是对这种基本
价值与尊严的冒犯。我们汉语中的“暴力”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与“革命”结下缘分。暴

力在人类历史发展中的作用固然是个有
重大意义的研究课题，然而如果从其本
义上与革命相联系，就会产生歧义和混
乱，使我们失去对暴力的鉴别力；就会放
纵反人性的暴力充斥大众传播媒介，毒
化社会空气。

当然，在某种意义上说，许多文艺作
品的内容都涉及色情与暴力。如无可争
议的世界文学名著《厄第普斯》和《哈姆
雷特》，单从题材上说，不也是充满谋杀、
乱伦的内容吗？前者有挖眼睛的情节，后
者终场时台上躺满了横七竖八的尸体。
然而这些作品都是达到了令人敬畏令人
深思的悲剧高度和哲理深度的不朽之
作。戈尔丁的《蝇之王》和格雷汉·格林的

《破坏者》通过控诉少年暴力探讨人性的
本质，是现当代文学的经典性作品。唯美
主义者王尔德的《萨维尔爵士的犯罪》把
谋杀当作游戏，英国当代文坛的“拉伯雷
式”作家汤姆·夏普把残酷变成喜剧和闹
剧，用以讽刺现代生活中的种种荒谬。总
之，暴力题材本身不是问题，关键在于处
理的方法和角度。

暴力文化的危害的确应该引起我们
的警惕。形形色色的暴力形象，隐秘的、变
相的，对人身的侵犯、对人心的侵犯……
都应将它们看作是心灵的腐蚀剂。

从胡适拜谒溥仪说起…………………………李国文
本刊纠缠李国文写稿，他躲不脱，便索性不躲，

信誉又好，逐期供货，不曾爽约。如此合作，单论历
时之久，古今中外，似无先例。李老蛰居京城一隅，
却对文事了如指掌，下笔如勤勉的园丁，醉心于除
草、松土，浇水、施肥，捉虫、剪枝。诸如“中国文人，
不用招呼，很容易地就蚁附于权力周围；不用张罗，
很迅速地就麕集于长官身边”这类句子，套用郭德纲
式的询问，你是喜欢呢，还是喜欢呢，还是喜欢呢？

一串歪斜的脚印………………………………韩石山
深功内藏的韩石山，被一些人不屑，称作“文坛

恶棍”。他自己并不在意，反而很享受。这可不叫脸
皮厚，恰恰表明心眼儿宽。阅读此文，又感觉老韩像
某类归案的疑犯，良知未泯，无须竹签子、辣椒水伺
候，供认桩桩劣迹，颇有一五一十、直筒倒豆子的伏
罪之心。

前仆后继走向前………………………………陈 冲
通常的评家，臧否人与事，是将瞧不上的破罐子

破摔。陈冲的法子相反，破罐子好摔。仿佛晓得自
己逻辑性强，遂常有炫技表演，行文像织网，兜来绕
去地拴扣。看似与君不相干，其实网中早有你。掌
上之物经由不动声色的把玩，末了，平伸出去，手一

松，吧嗒一声，破罐成碎片，不复有形矣。

可惜了，雷达………………………………唐小林
此文作者唐小林，多年浪迹深圳，一边做临

工，一边留心文坛，曾获《文学报》勇猛的“新人
奖”。唐文振振有辞，言语不甚客气。自成其理的
同时，尚有不周与软肋。十几年前，本刊曾载文质
疑雷达，随后亦登出雷同志本人的反驳。这回照
旧，欢迎各种声音。

诗歌的作用…………………………………李 更
李更于作家协会院里长大，记性不错，知道不

少文坛的花花草草。十几岁即有稿费进账，算得
年轻的老江湖。小伙子论人说事，白刀子进，红刀
子出，不喜欢一边打一边揉。人家痛处既被揭破，
对曲意搔痒并不领情。好比驾车肇事，将人撞成
摇钱树，与直接送进告别室，在人心叵测的情形
下，哪种更省事？你懂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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邱江宁教授的专著《奎章阁文人群体与元代中期文学研究》
研究视角新颖独特，资料引证翔实充足，语言风格严谨流畅。

以馆阁文臣为核心的奎章阁文人群体是元代中期一个非
常重要的文人群体现象，对元代的政治、历史、文化领域都产生
过一定的影响，对当时及之后文学、艺术更是影响深远。该著利
用了宏观研究与微观研究相结合的方法，既溯前瞻后，概览总
局，又提重拈轻，不放微处，尽量将每一个问题及其解答都发挥
到淋漓尽致的程度，表现出一股全局在胸、有的放矢的学术气
度。如通过对奎章阁文人群体中个体之间关系的梳理，看到了
他们的相互影响，并以远早于奎章阁时期的赵孟頫为中心，描
绘出奎章阁文人群体中柯九思、泰不华、虞集、康里巙巙、欧阳
玄等代表人物，在艺术造诣上对赵孟頫及其复古思想的普遍承
继关系。另如，在对奎章阁文人群体诗文创作的复古理论与具
体实践中，重点阐述虞集的诗文复古理论宗旨及创作实践，明
确肯定了作为奎章阁文人群体的灵魂人物，虞集开启了元代中
期京师馆阁的文学复古之风，有着巨大的时代影响，而在虞集
引领下的奎章阁文人群体在元代中叶影响自是够深够远。而以
个体彰显历史、时代、社会，同时又将个体放入特定群体、历史
时代、社会予以关照，是邱江宁全局运笔、细处着墨、点面结合
而述作之学术气度的集中体现。

翔实充分的资料引证，是该书一大特点。该书不但吸收了
元代有关政、经、史、地、诗、书、画、艺诸方面的文献资料，仅引
古籍文献便达120余部，更将现有研究成果纳入考察，所作文献
功夫可谓之充足。在“奎章阁文人群体散文创作总体特征”这
一章中，邱江宁选择奎章阁文人群体中有较大影响的23位作家
的散文作品进行了类别、篇数的统计，以丰富典型的文献材料
和准确科学的统计数字论证了奎章阁文人群体“以实用目的为
旨归，以经史为重”的散文创作特征，说服力极强。再比如，在

“元代中叶上京纪行诗的出现及繁荣”这一小节中，为对元中叶
上京纪行诗创作进行考察，邱江宁对整个元人诗文集进行了检
索，列出了60位作家，几乎囊括整个有元一代写过上京纪行诗
的文人。在其后对上京纪行诗内容更具体的讨论中，仅“上京
的风土人俗充满迥异于江南意象的异域风情”这段短短1000余
字的论述（第 355-356页），所引文献便达 16种之多，如此旁征
博引，让人赞叹不已。除著作正文外，长达100页的附录所提供的信息量与知识
量让人感觉如获至宝。条理分明的表格制作，使奎章阁学士院任职人员、奎章
阁文人核心成员一目了然；特别是奎章阁文人群体重要作家作品知见情况叙录
部分，不知将为多少研究奎章阁文人群体乃至元代诗文的人在文献探查上提供
便宜。

新颖的选题与研究视角、由点而面、一统全局的思维与气度、对各类文献的
旁征博引和科学统计，三者遇上“有必达之隐而无难显之情”、严谨而流畅的文
笔时，便水到渠成，瓜熟蒂落，令人阅后充满学术启智的愉悦感。邱江宁教授行
文风格非常有自己的特色，多用结构复杂的长句、复句，同类意思的不同词汇、
短语表达更是异常丰富多样，又因其极强的语言运用与掌控能力，读起来并不
觉生涩难懂，而是逻辑分明，流畅无阻，似有一气呵成之势，干净而利索。

综观当代以来一直不被重视的元代诗文研究，可以看到从20世纪80年代以
来，有越来越多的学者转向来耕耘这块还远远开发不够的土地，并在很多方面
都取得了实质性的发展。《奎章阁文人群体与元代中期文学研究》便是这样一个
优秀的突破，相信它将启发更多的后来者在元代诗文研究的旅途上渐行渐远，
将元代诗文研究的热潮推向更高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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